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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池像一位窈窕淑女
天地人物
共同赋予她迷人的景色

每每走近盐池
总有一种惊羡之情
油然而生

好大好美呀
水波 流烟 苍山 芦苇
目不暇接

拂晓
盐池披一袭透明的烟裙雾纱
更显婀娜

忽然晚霞映红了天空
万道霞光
把白如冬雪的硝垛
镀上一层赤金

刹那间

盐池一下子被夕阳包围

羞得就像一池胭脂

雨天里

水面水泡连水泡

涟漪套涟漪

一片紧紧慢慢的珠落玉盘脆响

远望

山也是云

水也是云

山水浑然一体

近看

天也是水

地也是水

天地难辨颜色

湖光山色中

鸟儿的欢唱

孕育出无限生机

醉美盐湖
■南 俊

我的家乡南午芹是一个著名古
镇，原来是一个行政村，后来被分
为三个行政村。南午芹村子大，人
口多，道路四通八达，从古至今，
都是一个经济开放、市场繁荣的旱
码头。村子往北可以通往大山深处
的乡宁县，向东直通稷山、新绛到
侯马，向南可到达运城盐湖，向西
可通过黄河渡口到达陕西境内。

解放后，南午芹古镇旧貌换新
颜，党和政府于此成立了僧楼供销
社 南 午 芹 分 社 ， 还 开 设 了 百 货 商
店 、 日 杂 商 店 、 土 产 公 司 、 信 用
社 、 学 校 、 工 农 兵 饭 店 、 食 品 公
司、照相馆、食品公司、骡马大店
等，保留了一个月六个集会日，古
镇南午芹，更加繁荣。

我本人现保存的一张 3 岁时的
相片，拍摄于 1959 年冬。那时的我
留着长长的头发，戴着一顶时髦的帽
子，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看起来刚
刚丢掉开裆裤，脖子上绑着一条粉红
色的围巾，脚上穿着一双花布鞋。身
旁还摆放了一个花瓶，瓶子里有鲜艳
的花朵。当时没有彩色照片，围巾、
鞋子和花朵的颜色，是摄影师原明奎
用手工和专用颜料着色的。

从相片上看，我的童年应该还

是 很 幸 福 的 ， 脸 庞 圆 润 、 精 神 抖
擞、穿戴时髦、干净整齐。在那个
艰难困苦的时期能够照这么一张照
片，也算是人生之幸事了。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南午芹
照相馆位于大街的南边，紧挨着工
农兵饭店。照相馆分两部分，西边
一间是接待间，人们照相来了就在
这里办理手续，交钱开票，商定尺
寸。东边的一间是摄影棚。那时没
有电灯，照相采光全靠自然光，所
以 摄 影 棚 的 上 边 安 装 了 一 些 毛 玻
璃。摄影棚里设施十分简陋，没有
背景图案，只有一些简单道具。

摄影师名叫原明奎，是僧楼供
销社的专业摄影职工，每逢南午芹
集会日，他就早早从僧楼来到南午
芹为群众照相。他个子高大、说话
语气温和，照相技术在那时是一流
的。南午芹没有洗相的暗室，每次
照 好 相 后 ， 他 就 把 底 片 带 回 僧 楼
洗。到了下一个集会日，他会把洗
好的相片带来让顾客取走。原明奎
的 照 相 技 术 很 高 超 ， 很 受 群 众 欢
迎，服务态度也好，为了让顾客满
意，有些照片他便很费事地涂上一
些颜色，使之成为当地最早的彩色
照片，很受顾客喜爱。

人生第一张照片
■薛振堂

为了更多的人获得光明和
温暖，他们甘愿与黑暗为伴，同
冰雪共舞，和艰难同行！

一
上个月 10 日晚，垣曲入冬

以来一直如春天般温暖的“暖
冬”天气，因一场突如其来的漫
天大雪画上了句号。接下来的
几天里，老天爷仿佛着了魔般
黏住了这个山区小县，鹅毛大
雪不断飘落，舜乡大地冰封千
里，继而又是一阵阵电闪雷鸣，
一场罕见的冬雨不期而至。

13 日晚，闻喜县后宫乡茨
庙村为垣曲输电的四条高压线
路被厚达 23 毫米的覆冰紧紧
包裹，支撑高压线的塔架终因
不堪重负出现故障……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通
往垣曲、担负着为垣曲 19.8 万
百姓输送光亮的四条“保障线”

“生命线”全部瘫痪；意味着在
凛冽的寒风中、刺骨的冰雪里，
19.8 万垣曲百姓陷入黑暗，正
常的生活就此停摆……

垣曲告急！19.8 万舜乡百
姓告急！！

灾情很快惊动了运城、省
城，乃至首都北京。一方有难，八
方支援，风雪无情，人间有爱！至
此，一场与冰雪战斗、与时间赛
跑、与黑暗搏斗、与寒冷较量、与
大自然“拔河”的大救援拉开了
序幕。漫天飞雪中，一队队抢险
人员连夜奔袭，向事发处所在的
中条山腹地深山挺进；啸啸寒风
间，一辆辆外援应急电源车、救
灾物资运送车日夜兼程向垣曲
集结；瑟瑟冬夜里，一队队确保
通信畅通的油机、车辆、维护人
员浩浩荡荡向垣曲汇聚；黢黑暗
夜里，一道道关切的目光投向垣曲，一个个
可爱的普通人顶着风雪迎面走来……

二
海拔 1200 米的闻喜县后宫乡茨庙村

一线抢修现场，狂风，飞雪，冻雨，酷寒。由
于坡陡崖险、道路结冰，连夜开拔的救援队
伍只能借挖掘机开道艰难前行，挖深坑、蹚
冰沟、爬雪坡，险象连环，车辆实在无法到
达的地方，就肩扛人抬徒步向前——一个
个坚毅的背影，让人感动。

断裂的导线落入山谷，只有先找到断
头才能实施连接，但人迹罕至的茫茫深山，
崖峭壁险、谷深壑长，加之雪封冰砌，即便
猿猱也愁攀援，又何况是人！往哪里找寻？
哪有路可循？抢修师傅们只能小心翼翼地
摸索着往谷底而去——纵横交错的枯刺断
枝、藤蔓蒿蓬被厚厚的覆冰包裹得如剔透
的琉璃一般，就连脚下的路也滑溜得如同
打磨过一样，稍不留神就可能失足落入深
谷。那是怎样的艰难、怎样的艰险！那几个
猫着腰的身影，让人揪心。

夜晚，零下 20℃的低温，风雪、冬雨依
旧。几十米高的塔架上，有几个如马踏飞燕
般凌空忙碌的身影……有专家讲，这样极
端天气里，在几十米高的塔架上作业，三五
分钟就会被冻僵。可那些勇士们，硬是坚持
到 15 分钟乃至 20 分钟才肯下架轮换。连续
几天几夜不间断的加班作业，好多人的手
脚都被冻伤，有的连走路都一瘸一拐的。可
他们却没有一个人叫苦，更没有一个人退
缩。这需要怎样坚强的意志才能做到？

冰天雪地，寒风卷地，角弓不控，铁衣
难着。倒塌的塔架前，一位身穿橙色工服的
中等个儿电力工人，手里正端着一个快餐
盒，上边还有两个馒头。有记者问他冷不
冷、为什么不到帐篷里吃饭时，镜头前的他
很是腼腆和拘谨，目光躲躲闪闪却微笑着
说：“不冷！帐篷里人多，大家都要暖和一
下，我在外边吃不冷！”多么朴实的语言！多
么无私的精神！明明自己瘦瘦的身体正打
着寒战，明明手里的饭菜转瞬就冻冰凉透，
明明在帐篷里就能稍稍暖和一下手脚、略
略躲避一会儿寒冷，可他，宁愿站在风雪
中，也要把那点儿暖的机会留给别人。这是
怎样的一种境界！这又是怎样的一种品格！

三
13 日晚上停电后，大多数居民都没有

意识到这次停电造成的后果有多严重，但
垣曲县的龙头企业五龙集团旗下的“晋味
餐厅”却接到了次日早上为中条中学提供
1100 份早餐的紧急任务——1100 名孩子
因学校食堂瘫痪而陷入困境。这可是 1100
份哟！这 1100 份早餐的背后就是 1100 个在
黑暗与寒冷中面临饥饿的孩子！接到命令
后，以担当著称的五龙人连夜行动，用锅、
碗、瓢、盆奏响了一曲激动人心的大爱之
歌。

早餐做好了，可 1100 份早餐装盒又
成了一个巨大的挑战，按照每人一菜、一
汤、一蛋、一米饭的分量计算，这又是几
倍的工作量啊！但以能吃苦闻名的五龙人
又怎会被困难吓倒，他们的厨师、服务
员、勤杂人员乃至值班领导齐上阵，只为
一个目标——不能饿着孩子！热气蒸腾中，
那一张张流汗的脸庞，那一个个忙碌的身
影，那一阵阵匆匆的脚步，不就是一道亮丽
的风景吗？

断电前夕，垣曲县委党校的校长恰巧
去了太原学习。14 日，政府统一安排，党校
的学员公寓楼为外援人员的临时休息地。
党校院内瞬间热闹了起来、忙碌了起来。事
无巨细但又鞭长莫及的校长，再急也只能
不停地在工作群里线上指挥。两个副校长
都很年轻，都是女性，都有老人、孩子，其中
一人的先生是县里医院的骨干，必须日夜

值守，另一个人的掌柜在邻县
任职分毫不能脱身，照顾各自
家人的担子就全落在了她们
身上。但她们全然顾不上自己
的小家，全天候值守在单位。
当谈到孩子时，两位年轻的妈
妈虽然都满眼泪花却仍若无
其事地说：“没事，与深山里那
些人相比，咱这点苦算啥。”多
么朴素的语言，多么担当的情
怀！然而她们却都是女人，都
是娇弱得需要人呵护的小女
人哦！可她们，就是这么如冰
山雪莲一样可爱！

外援人员刚入住那天，学
员公寓楼与其他地方一样冷
冰冰黑漆漆。后勤职工永平和
海刚，便主动给那些远方的客
人当起了临时服务员，烧热水
做饭、问寒问暖。一锅开水刚
烧开，另一锅又开始；大门刚
关上，又有人要进来。进进出
出、里里外外，年近花甲的永
平两口子硬生生一天烧完了
一大罐煤气，硬生生一个昼夜
没有合眼！第二天早上，永平
就直接病倒了。后来，有了应
急电源车，不用再烧热水了，
饭菜也由政府统一配送，他们
却又义务承担起了分餐的任
务。每到开饭时，两口子一人
负责一栋楼，从一楼上二楼，
再到三楼、四楼，一层一层、逐
个房间吆喝人们吃饭，直累得
他们步履蹒跚、腰酸腿疼、嗓
子沙哑。事后，当我问及这件
事时，他们却只是轻描淡写地
笑了笑：“人家大老远都赶来
帮咱们了，咱怎么能闲着？”

四
我 家 楼 下 小 超 市 选 哥 夫

妇，都是快七十岁的人了，选
哥心脏不好，嫂子左手患老年
性震颤，都不能太过劳累。冬

天，老两口生活简朴得仅靠一个小蜂窝煤
炉子取暖，尤其是勤俭持家、精打细算的嫂
子，每一天的煤球都算计着用。可自从断电
后，嫂子就一改常态全天开火，为前来求暖
求热水的邻居免费提供方便。一块煤球一
块四，平时一天三块就够的量，现在却要十
多块。那些来求暖的，床沿上、椅子上、小凳
上全坐的是，门口、货架旁、通道里也站的
是，把一个小超市挤得满满当当，还不算那
些进进出出不消停的孩子们，直忙得选哥
夫妻两人大陀螺般停不下来，但他们却始
终不烦不恼、满脸含笑地招待着大家。

为了给楼上人创造方便，二门的马哥
在断电第二天就去隔壁的政务大厅协商，
在楼下的小平房里接通了一根手机充电
线。小平房紧靠政务大厅大楼的背面，很
是阴冷，他就又把自己家的电暖设备拿出
来供大家取暖。微光尽管无法驱除彻骨之
寒，但，其心可鉴、其情至真、其意至
善！

那天，我拿着两个手机下楼充电，没
过一会儿就被冻得浑身冰透。看手机时，却
发现老公手机里原有的 16%的电量竟然变
成了 14%、10%、9%！“咦？怎么回事？咋越充
越少了？”眼看着做饭的时间到了，家里的
宝宝也不容我耽搁太久，我急了。

“拿来我看看，是不是天太冷的原因？”
同样在充电的四门红卫哥顺手拿过我的手
机，两手捂着一边在掌心里搓着，一边凑近
电暖设备暖着，一边又对我说：“这里太冷，
你先回吧，充好了我叫你。”愣神间看着红
卫哥，我感动得差点掉了泪。

3 岁的外孙糯儿 13 日当晚就被冻感冒
了，女儿便带他住到了我家。宝宝往常是晚
上要玩到很晚才肯入睡，本来担心他会在
黑暗中哭闹，可他却没有。懂事的他天一黑
就钻到被窝里，在黑咕隆咚中紧紧抱着妈
妈的脖子：“妈妈，宝宝不怕黑。妈妈，什么
时候能来电？宝宝什么时候能上幼儿园？”

身为党员的女儿早上要到街上去除
冰。也许真应了“母子连心”那句话，女儿
起床时，宝宝竟然也睁开了眼。尽管他还
没睡醒，尽管他很不舍得妈妈离开，尽管他
还想躺在妈妈的怀里享受温暖，可他却没
有哭闹，只是用双手紧紧抱着妈妈的脖子，
一边用小嘴蹭着妈妈的脸，一边带着哭腔
喃喃地恳求：“妈妈帮宝宝穿衣服，宝宝给
你说再见。”女儿要走了，他跟屁虫一样跟
到门口，倚着门框，流着泪挥着小手向妈妈
告别：“妈妈再见！你，几点下班？宝宝，想
你！”说完“哇——”一声大哭……那一刻，
我也哭了，我是被宝宝感动的，我急忙紧紧
把他揽在怀里——我可爱的宝宝，在与冰
雪战斗的行列里，你小小的身影也一样炫
目！

联通营业厅里有这么一个特殊的身
影，他不是来充电的，不是来蹭暖的，也不
是来凑热闹的——他是来借光的。每天，他
都会早早来到这里，坐在一个不起眼的角
落里，手捧课本静静地学习，从他身上我看
到了一种力量、一种希望、一种自信、一种
自豪！

……
在这次与黑暗较量、与时间赛跑、与风

雪博弈的战斗中，和平年代的英雄比比皆
是——

他们就在那冰天雪地里，在那茫茫寒
夜里，在那瑟瑟冷风中，他们就在你单位、
我楼下、他身边、咱家里……

他们可能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的同
事，是我们的邻居，又或许是我们的亲戚、
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姐弟、我们的子女……

让我们一起为他们而骄傲，让我们一
起为能生活在拥有他们的伟大国度而自
豪，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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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编 赵卓菁 美编 冯潇楠 校对 郝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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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昏暗，北风裹挟着雪花呼啸
而来，形成一股股白色的旋风，让人
感到更加寒冷。

这大雪天，先生突然说想吃豆
腐，我嗔怪：“你真是异想天开，村子
里的雪这么厚，哪会有卖豆腐的来？”
他却笑而不语。没想到我话音刚落，
一个响亮的声音穿透飞雪从远处飘
来。“卖豆腐喽——”细细地听，竟是
邻村大爷的声音。我急忙穿好棉服，
拿上手机就出门去。

来到街上，雪花漫天飞舞，白茫
茫一片。我顺着声音望去，苍茫飞雪
中站着一个人，看不清模样，只能隐
约看到他站在三轮车旁边。听村里
人说，大爷的儿子、儿媳离了婚，儿子

在外打工，丢下五岁的孙子，需要他
和老伴照顾。大爷已经六十多岁了，
理应安享晚年，但为了儿子、孙子，不
得已卖起了豆腐，以补贴家用。这火
车头大雪天还出来，真是遭罪啊！

我小心翼翼地往前走，脚踩在软
软的雪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
音。待我走近，只见大爷头戴棉帽，
穿着洗得灰白的棉服，佝偻着腰，两
手插在衣袋内，不停地原地踱着步，
浑身被雪花包裹，好似雪人。看到那
三轮车上的木盘中还有不少豆腐，我
问大爷：“叔，这样的天气您怎么还出
来啊？”大爷无奈地说：“唉，做的时候
还没下雪，我也没有看天气预报，没
想到这雪会越下越大呀！”说完他又

笑着加一句：“我不来，你能吃上豆
腐？”看着他乐呵呵的模样，我心里生
出很多不忍。“叔，这剩下的豆腐，都
给我称了吧，这两天家里人多，也懒
得出来跑。”大爷答应着“好好好”，连
忙帮我称豆腐。我顺嘴询问了下他
家里情况，他慢声慢语地说：“还和
从前差不多，只是你大婶儿的身体
不如从前，她得了糖尿病，需要一
直吃药……”我看见大爷的手冻得
如同包子般红肿，手指皲裂，露出鲜
红的嫩肉，那饱经风霜的脸上，皱纹
纵横，留下岁月的痕迹。但他眼神中
却还是透着刚毅，嘴里还一直说着：

“没关系的，困难总会过去。”
天渐渐暗下来，雪越下越大，

我关切地说：“叔，这雪天路滑，您
赶紧回家吧。”大爷连声说着：“谢
谢你啊，让我能早点回家！”可他刚
想骑车走，再看看我手里拎着两袋
满满的豆腐，就不容分说，一定要
骑 着 三 轮 车 ， 把 我 送 到 家 门 口 。
到了家门口，我接过豆腐，再一次
叮嘱他：“雪天路滑，路上小心，安
全第一！”他连连点头，冲我摆摆
手，渐渐消失在茫茫的白雪中。

回到家里，和先生说起此事，
我们都被大爷的生活态度所感动，
尤其是他说的那句——没关系的，
困 难 总 会 过 去 。 有 些 人 ， 身 处 逆
境，却总是心怀希望、豁达乐观，
这也是最需要我们学习的地方。

雪天买豆腐有记雪天买豆腐有记
■李秋云

梦到了老家西胡同的邻居
大大的院落盖了西房和北房
站在西邻的院里
看到了我小时候住过的小屋
醒来后温馨萦绕
随之而来的是挥之不去的忧伤
爸爸走了
妈妈也走了
那是爸妈一砖一瓦筑起的家
一个方方的院落
一个坐北向南的堂屋
一个大大的西厨房
院南边有棵大树
树下有个大石桌
多少个夜晚
多少次坐在桌旁
妈妈指着天上的银河

给我讲牛郎织女一串串的
美丽传说
偎在妈妈的怀抱里
慢慢进入
甜美的梦乡

五六岁时
随爸妈离开老家
经过几次乔迁
十二岁那年
我一个人前往老家
二爷开起院门
领我去看
我曾经住过的老屋
家具摆设依旧
一晃二三十年
再也不曾去过

妈妈生病期间

几次想陪她回趟老家

却因琐事一再耽搁

如今

爸爸走了

妈妈也走了

……

我的老屋

是我最初生活过的地方

她孕育了我的成长

从那里出发

走向了海角天涯

那里有我温馨幸福的记忆

那里有我的信心和力量

记得，每逢过年时候

妈妈总会在家里张灯结彩

还将准备好的红萝卜

切成一个个的小圆珠

做成九十九只灯盏
从大年初一到十五
从屋内到屋外
在树下、石桌、大门两边
都要摆上
妈妈点着
我摆着跑着
不亦乐乎
……
亮亮的灯盏
长长的灯盏
壮观的灯盏
仿佛照亮了我长长的人生路途

如今
妈妈走了
想陪她再做次灯盏
想陪她再看下老家
都成了实现不了的心愿
……

想念我的老屋

老屋入梦
■毛淑霞


